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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洛阳烧沟 61 号汉墓壁画以其基本完整的面貌成为中国早期墓室壁画的珍贵实例之一。

文章从墓葬的形制、主题内容以及艺术特色等各方面对洛阳烧沟 61号汉墓壁画进行剖析。

[关键词] 烧沟;汉墓壁画;转承;历史故事;现实生活

[中图分类号] J2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 9530( 2006) 06- 0103- 03

导论

中国的墓室壁画发端于人类对自身最后归属

场所的装饰。1979 年陕西扶风杨家堡四号西周墓

的发掘使人们见到了目前最早的墓室装饰壁画,之

后陆续发掘的河南洛阳小屯村战国墓、湖北江陵天

星观战国墓等,更是使人们有幸目睹了久远的先秦

时期墓室壁画的遗风。据考古发现,两汉时期墓室

壁画的创作可谓是达到了一种兴盛[1]。这些无疑为

研究当时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57 年, 在洛阳老城西北 1 公里老城城墙与

烧沟村之间发现了西汉晚期的墓葬 , 即洛阳烧沟

61 号汉墓(现已移至洛阳王城公园内) , 由于其壁

画面貌基本完整,成为中国早期墓室壁画的珍贵实

例之一。该墓葬采用雕绘结合的方法,使单色的印

纹砖与彩色的壁画交相辉映 , 形成浑然一体的效

果。无论从墓葬结构及表现的题材内容上,还是从

其艺术特色上,都反映出墓室壁画在逐渐迈向成熟

阶段时的转承关系 , 也反映出这时人类思想的转

变。

一、墓葬形制反映着汉代对现实生活的渴求

我国的墓葬形制兴起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随

着人类的生产劳动的发展而演变的。在远古时代,

人类的墓葬是很简易的 ,《易义辞》中即有“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的记载。进入

阶级社会之后 ,才开始出现土坑竖穴木椁墓 ;战国

时期则改成了洞穴或半洞穴式 ;直至汉代 , 中国古

代的墓葬形制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不仅继承了

先秦以来的竖穴木椁墓、土洞墓 , 并在二者基础之

上发展出来横穴砖室墓。汉代在墓室建造中较为创

新的就是用砖头和石材搭建的圆顶和拱顶[2]。

烧沟 61 号墓作为西汉晚期较为成熟的墓葬 ,

其形制已经发展成为典型砖室横穴墓的建造,墓室

结构也演变成平脊斜坡 , 并带有两个“丁”字形耳

室。和之前的卜千秋墓相比较,烧沟 61号墓的室内

更加复杂,除了有墓道、耳室和墓室以外,又增加了

斜坡的墓道,并由隔栏将墓室分成前后室。在“事死

如事生”的汉代,对于砖室墓的出现,完全可以从由

砖块筑成的椁室要远远比木椁耐久这一点来讨论,

墓主正是利用这种建筑结构极力模仿现实生活中

的房屋和庭院,以期自己的永生。但是使用砖筑墓

是否真的来自于一种想要使墓室永远不朽的希望

呢?目前学术界仍颇有争议。但不论事实是否如此,

至少从墓葬结构的转变可以推测,汉代的砖室墓很

可能就是将竖穴砖椁墓的砖椁移置到了洞室墓。就

如郑州出土的一批战国墓葬 , 依年代早晚顺序排

列,最早为竖穴土坑,次为竖穴空心砖椁墓,其次为

土洞墓 ,再而为土洞空心砖椁墓 , 也就是横穴砖室

墓 ,最后有狭长土洞 , 这些充分证明了墓葬形制的

发展是有其传承及脉络可循的。

装饰上 ,整个墓葬除了壁画之外 , 都用模印几

何花纹空心砖砌造而成,壁画则分布在主室的墓门

内额、隔墙及中柱、后壁、墓顶中脊上 , 一部分为完

全绘画形式,一部分画在经过镂雕或带有高塑的砖

面上。以画为主、雕绘结合是该墓葬壁画中呈现的

又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它可能是当时地面建筑装

饰手法在墓葬中的运用,这种表现手法在后世的创

作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此种艺术形式的雏

形。烧沟 61号墓的形制特征可以说代表了西汉晚

期中原墓葬形制的主流,从而成为后世墓室形制演

变的模本,之后的东汉墓室结构基本上就是以其为

蓝本进行演变的。

二、人文主义的壁画内容体现着黄老思想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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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的追求

美术作品通常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集中反

映, 烧沟 61号墓室壁画同样反映着人类的思想观

念。从主题内容上看,该墓室壁画仍然继承了春秋

战国以及西汉早期的升仙的主题,因为汉初的统治

者思想上信奉黄老学说,文化上则继承诡秘的荆楚

文化[3],这就形成了汉代独特的“追仙”之风。因而

在墓主人栖息的地方,即后室的前壁雕绘的是一幅

乘龙升仙图 ,梯形的画面中间是天门 , 雕绘的棂格

和五个玉质的圆璧象征着金木水火土,两侧三角形

中是象征墓主人的灵魂、凌空飞翔的男女二人,这

一主题形象,明显地继承了战国帛画和卜千秋墓室

壁画的风格。正如 4000多年前埃及人深信“灵魂不

死”而大肆修建金字塔一样 , 汉代的先民们深信肉

体死了,灵魂是永生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黄老思想的影响下逐

渐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追求,从追求“天地一指也,

万物一马也”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意识到人类的

存在 ,由成仙的幻想回到了人间 , 民俗故事题材出

现。墓门门额上的空心砖的中上部雕刻的是一只象

征着吉祥的“公羊的头”,而在羊头的左下部则绘有

一幅“虎吃女魃图”,一棵弯曲的树上挂着一件红衣

服,上空飞着三只小鸟。树下躺着裸体的女魃,其头

发缠绕在树的上面,右臂向上伸,两乳下垂,身上站

立着一只长有羽翼的老虎,虎的右爪抓住女魃的头

部,嘴则咬着女魃的右肩,虎尾高高地翘起。关于这

幅画面所表达的含义 , 各有其说 , 有的认为是地神

崇拜和除魃消旱观念的反映 [4], 也有人认为羊头和

虎吃女魃的结合,表现了“逢凶化吉”的寓意。但绘

制在墓室之中 ,似乎后者更为适合 , 完全可以把它

理解为民间对吉祥生活的追求的反映。前堂的后山

墙上则绘有一幅傩仪舞蹈图 , (大傩是从原始社会

的图腾舞蹈演化而来的除疫驱鬼的仪式。)头戴铜

制面具的方相士 ,口中念念有词的舞者 , 为舞蹈打

着节奏的持鼓人 ,随着节奏狂舞的熊状神人 , 一切

表明此处正在进行一场有声有色的除疫驱鬼的仪

式。因为汉人深信升仙必须先除鬼怪,而且是由内

向外的驱赶。这些具有民俗意味的画面,足以说明

我国反映民俗风情的民俗画在汉代已有了很大的

进步,为东汉时期墓室壁画中出现反映市俗生活的

场景作了铺垫。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汉代统治者面对“秦二

世而亡”,更加注重酌古而鉴今。人类因为对自身历

史的关注, 创造性地开辟了历史故事绘画主题,在

烧沟 61号墓室壁画中, 最具特色的要算是它所表

现的历史故事题材的主题内容。在该墓墓室隔墙横

楣上的一幅画宽 0.22 米 , 长 2.06 米 , 画有 13 个人

物 ,右边可能是“二桃杀三士”故事和“周公辅成王

图”[4]。由于该题材充分反映了封建儒家的忠勇思

想 ,所以成为汉代绘画的重要表现内容 , 在河南的

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墓葬中都有

类似题材的画面。左边内容不甚明确,有人认为特

别矮小的人是晏殊, 但也有人根据这个特别矮小的

人物判断为是表现周公辅成王或赵氏孤儿的故事[4]。

该墓墓室的后壁两块长方形空心砖上则是被

郭沫若先生命名为“鸿门宴”的壁画,画面共绘有九

人,右起二人是军中的伙夫,正在准备野餐;画面的

中心是相对而坐对饮的项羽和刘邦,著紫衣手执角

杯的是项羽 ,著赭衣的则是刘邦 , 靠近刘邦的依次

为项伯、拱手而立的张良、范曾和持剑跨步的项庄,

在项伯和刘邦之间还有一兽首人身的形象,整幅画

面井然有序 ,这样构图既达到了空间的平衡 , 又暗

示了宴会的情景。关于这幅壁画所反映的内容仍是

有争议的 ,孙作云就考释为傩仪准备图 , 认为画中

举杯饮酒的兽首怪物是傩仪的主角大方相士 [4], 但

人们大多认同郭沫若先生的观点。

在墓室的顶脊上还绘有由 12块砖组成的日月

星云图[5]。这幅星象图总的来说和山东肥城孝堂山

石刻的星象图相同,其北斗星也与山东武梁祠石刻

的北斗星相同。这些星座大部分已被证实,表现了

白昼与黑夜的交替。这些说明古人已经对星转斗移

的天象变化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认识与升仙意识

结合在一起 , 并绘于墓室的顶脊这个特殊的位置

上,充分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天国的向往和对升仙的

渴望。对于这幅绘画还有其他各种解释,但不管怎

么解释,这幅日月星云图都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

的一幅星象图,成为我国天文学史重要的物证。

凭借历史故事及天象图, 烧沟 61号墓室壁画

具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自由奔放的艺术风格开创了早期人物画的

独特面貌

中国的绘画总体来说在西周之前是以图案为

主 ,人物动态表现出来往往是朴拙的 ;到了西周之

后 ,人物画才逐渐成为了主流 , 但从其形象及表现

方法看,此时还处于开创阶段。以烧沟 61号墓室壁

画中特有的人物历史故事图为例, 其布局紧凑,神

态也很生动,色彩和谐,虽然其在线条、形体造型上

的功力都较卜千秋墓略为逊色,但其自由奔放的风

格却更加显示出西汉墓室壁画的特征。

首先,人物形象的处理上 , 该墓室的两幅历史

故事图在构图上虽然仍采用的是春秋晚期以来呆

板的图案式横向排列的形式,但已经能够选用冲突

性的情节场面,避免了平面长卷带来平铺直叙的感

觉,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二桃杀三士》选取的

就是田开疆俯逼桃,公孙接右手持剑左手擎着领准

备自杀,而古冶子则握着剑,瞪着双眼吼叫着,逼二

人返桃。观者从场面中似乎仍能依稀听见他们的争

吵,领略到三人暴躁的性格。虽然在形象上有雷同,

但从不同的姿态和不同的面部角度仍区别出彼此

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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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思想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 , 对于“形”、

“神”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在强调形神内在统

一的基础上, 更加强调神对形的支配和主导作用。

司马谈说:“凡人所省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

大用则竭 ,形大劳则敝 ,形神离则死”, 《淮南子》中

也提到“故也神为主者 ,形从而利 ;以形为制者 , 神

从而害”。这些美学思想尽管在汉代仍处于哲学层

面,但无疑已对绘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鸿门宴》

中的人物不仅用简洁的线条勾画出人物的外形,而

且能够利用人物的动态、神情和周围环境 , 在写实

的基础上甚至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出人物的性

格和内心活动。温文而雅、紧缩身体的刘邦和肥壮、

高举酒杯的项羽相对而坐,其形象本身就形成了性

格及力量的对比,似乎在暗示着事件的发展。立于

刘邦左侧的项伯 ,虽然不知双手持何物 , 但从他两

脚的跨姿 ,明显地感觉到处于紧张状态 , 随时准备

保护着刘邦; 拱手而立、“其貌相如妇人女子”[6]的

张良,目光向下,面带忧色,似乎在暗暗地为刘邦的

命运担忧;再往左侧则是怒目而视的范曾和“相貌

狰狞 ,张目露齿 ,左手执剑欲刺”的项庄 , 他已受命

于范曾借舞剑为名,伺机刺杀刘邦。因此,二人的神

情之中无不隐藏着杀机。整幅长卷之中,不仅在构

图上富有节奏,而且通过对各人形貌、神情的描绘,

反映出各自的心理活动 , 使平静的画面中暗藏杀

机,惊心动魄。虽然该画面整个表现手法还较幼稚,

带有明显的说明性 [7], 但在两千多年前 , 人物故事

画能达到如此水平,已实在是不一般了。

其次 ,中国美术发展到汉代 , 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进步 ,审美意识的不断提高 , 技法上也呈现出极

大的进步。

此时期的画面虽然仍处于“人大于山”阶段,但

在透视和比例关系上已有了很大的发展。《鸿门宴》

中烧烤者的形象以及《人物山峦图》中的鼓掌老者

的形象 ,已能很好地表现侧面的形象 , 不仅是侧面

的头,而且肩部、下肢都基本符合透视的规律,和早

期人物画中出现的类似于古埃及的“三一律”的透

视比例相比,着实是一大飞跃。另外,墓室壁画已经

注意到处理情节性背景和前景人物之间的空间关

系,呈现出我国绘画早期的二维空间表现特点。

从线条上看, 烧沟 61号墓室壁画已熟练地运

用了“以线传万物”的绘画技巧。善于把握线条粗

细、轻重、缓疾的变化 , 来表现人物的运动感和性

格。运用粗犷的线条勾出人和物体的轮廓,再用细

一点的线条勾出衣纹的变化和细节,既交代出人体

的结构,又反映出人物的动态;另外,在描绘日月星

云图时 , 线条流畅 , 富于变化 , 通过运笔勾线的轻

重 ,疾徐转折 ,虚实顿挫 ,使得线条循环往复 , 再加

上艳丽的色彩 ,描绘出了宇宙空间虚无缥缈、神秘

的感觉,反映出汉代人对宇宙空间的理解以及探索

精神。

再者,中国绘画在布彩上是有一定法度的。《周

礼·考工记》云:“设色之工,画缋钟筐,画绘之事,杂

五色,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该墓

室的色彩已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汉代的画工在色彩方面的熟练运用,开启了我

国绘画的先河。烧沟 61号墓室壁画中主要用了红、

黄、黑、紫、蓝、绿等颜色。施彩的方式仍基本采用了

战国至西汉早期宫廷壁画和帛画上所见的先勾墨

线再平涂的手法 ,也有行笔草率之处 , 如《鸿门宴》

的背景中山的颜色寥寥几笔,具有写意的意味。但

总体来说,布色均匀,属于工整一派,反映出我国早

期设色人物画的特点。这之后的画风很长时间内仍

处于工整一派,东晋的顾恺之即是这一画风的杰出

代表。“大傩图”、“蒙熊皮神人”等民俗意味的画面

采用了红色和绿色 ,形成鲜明的对比 , 这也反映出

中国民俗画与之具有一定的承接关系。另外,该时

期的壁画色彩还注意到了明暗、浓淡、冷暖、虚实的

变化。《鸿门宴》中人物的色彩间隔使用了紫色和黄

色, 使画面色彩对比既强烈又处于整体和谐之中,

井然有序。

结语

烧沟 61号墓室壁画虽然囿于墓室作画的局限

性 ,其艺术水平不能与地面壁画的水平相比 , 但在

目前秦汉建筑壁画都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研究汉代

墓室壁画对于了解当时经济和文化及审美思想和

绘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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